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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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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时节，霍尔果斯小镇已寒气逼

人。临近黄昏，晚霞将天际染成了红色。

不 远 处 ，一 座 钢 铁 哨 楼 耸 立 天 地

间 ，这 是 霍 尔 果 斯 老 国 门 前 哨 的 执 勤

点。向上仰望，列兵王思程挺拔的身形

立在哨楼顶端，宛如一尊雕像。

远方群山逶迤、云雾缭绕；脚下货

车列列、往来飞驰；身前界碑巍然屹立、

庄重神圣……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王思

程不禁回想起自己初到哨所的情形。

“站不直不站国门哨，站不好不当

国门兵。”每一名来到霍尔果斯边防连

的官兵，都是在这句话的鞭策下成长起

来的。

在北疆毒辣的阳光下，王思程和新

下连的战友们一起在训练场上进行军

姿训练。汗水浸透了迷彩服，他依然目

光炯炯地凝视着前方。

1 天、2 天、5 天、10 天……直到下连

的 第 100 天 ，王 思 程 终 于 等 来 了 好 消

息。因前期表现优异，他与同年兵张毛

获得前往国门执勤的机会。领受任务

后，两人兴奋不已，身边的战友更是满

脸羡慕。

系好风纪扣，佩戴好钢盔、子弹带……

出发前，王思程在军容镜前把着装仔仔

细细地又检查了一遍。

巡逻车缓缓驶出营门，透过车窗，

王思程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边陲小

城 。 干 净 整 洁 的 街 道 、充 满 民 族 风 情

的建筑、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处洋溢着

温 馨 祥 和 的 气 息 ，就 连 空 气 中 似 乎 都

带 着 丝 丝 缕 缕 的 甜 味 ，他 不 自 觉 地 嘴

角上扬。

一下车，王思程急切地四下观望，

这里没有班长所说的电梯哨楼，更没有

宽敞的营区——这里是老国门，不是他

心心念念的新国门。

“我……我想去新国门。”他望向班

长，小声地说。

“ 在 这 里 ，你 会 看 见 不 一 样 的 风

景。”班长王志强抚摸着斑驳的钢架楼

梯，意味深长地说。

石子路、旧哨楼、零星的车辆和游

人，让王思程一时间情绪有些低落。

“快去报告，有个孩子正在向边境

移动！”突然，班长急促地下达命令。在

班长的带领下，他们及时制止了事态发

展。后来经了解得知，这个孩子因为在

旅游时和父母吵架，负气乱跑，误闯入

管辖地带。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孩

子安全地回到了父母身边。

特情得到了稳妥处理，王思程也对

国门兵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在老国门

还是新国门，守边才是第一要务。

那天晚上，他悄悄把一封检讨书塞

在了班长枕头下面。没想到，第二天一

早 他 就 在 自 己 的 枕 下 看 到 了 一 封 信

笺。班长再次写下那句话，“在这里，你

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这一刻，王思程觉得自己真正读懂

了这句话——无论是面对车水马龙，还

是常伴冷月寒风，在执勤上哨的时候，

自己就是祖国的“界碑”。

再次站上老国门的哨楼，王思程目

之 所 及 ，尽 是 最 美 的 风 景 。 风 是 温 柔

的，星空是灿烂的，界碑是庄严的……

二

“三，二，一，打开国门。”当第一缕

阳光倾洒在双西公路中哈两国的分界

线 上 ，霍 尔 果 斯 国 门 缓 缓 拉 开 。 一 时

间，中外客商和往来车辆涌入口岸，热

闹非凡。此时，一级上士刘强站在哨楼

上，注视着车辆汇入的卡口。

今年是刘强来到霍尔果斯新国门

前哨的第二年，他常常调侃地说：“我是

个有着 10 年军龄的‘新兵’。”

两 年 前 ，刘 强 转 岗 来 到 了 霍 尔 果

斯 边 防 连 。 此 前 ，他 的 军 旅 生 涯 几 乎

都 是 在 比 武 场 上 度 过 的 ，还 打 破 了 原

兰州军区 5 公里武装越野纪录，荣立二

等功。

来 到 边 防 连 ，对 于 刘 强 来 说 就 是

换 了 条 赛 道 重 新 起 跑 。 电 梯 哨 楼 、高

清 云 台 、火 眼 雷 达 …… 副 连 长 周 璇 带

他 熟 悉 哨 所 环 境 时 ，面 对 着 眼 前 的 仪

器 和 密 密 麻 麻 的 数 据 ，刘 强 意 识 到 任

务的艰巨，他不断给自己打气，誓要迎

难而上。

谁承想，一来就遇上大难题。刘强

自小恐高，国门哨楼高约 20 米，每天都

需 向 下 眺 望 ，认 真 查 看 通 关 情 况 。 起

初，刘强站在那儿都会感到头晕腿软、

冷汗直冒，倔强的他咬着牙硬着头皮往

下 看 ，渐 渐 靠 着 拼 劲 克 服 了 内 心 的 恐

惧。

由于常年在比武场上比拼，刘强的

各项综合素质优异，巡逻执勤、值班站

哨都不在话下，很快成为连队公认的标

兵。刘强自认已经算是个合格的国门

兵了，直到连长来哨所检查，他才意识

到自身差距。

那日，刘强担任副哨，他正认真记

录，连长尹家旭走上哨楼。交谈中，连

长 让 他 讲 讲 防 区 情 况 ，刘 强 侃 侃 而

谈。谁知当连长询问他沿边居民商户

情 况 时 ，他 竟 一 时 语 塞 。 连 长 拍 拍 他

的肩膀离开了，刘强留在原地，脸涨得

通红。

打那天起，刘强不会就学，不懂就

问。同时，他和战友们也会帮助驻地群

众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之后时常有群

众送锦旗到连队，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在

边防谱出新篇章。

“任何时候重新出发都不晚，任何

时候都要以新兵的姿态大步向前。”如

今，刘强已经成长为国门哨长，带着一

批批战士巡逻执勤在边防线上。

三

盛夏时节，阳光炽热，鸟鸣蝉噪。

“ 霍 尔 果 斯 原 是 古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重要驿站，担负重要的守防任务……”

荣 誉 室 内 ，二 级 上 士 孔 思 远 正 绘 声 绘

色 地 讲 解 连 史 。 与 往 日 不 同 的 是 ，今

天来荣誉室参观的是他的同年兵韩少

东 。 自 打 退 伍 后 ，这 是 老 战 友 首 次 重

返连队，也是他们时隔 9 年后的再次重

逢。

正值晌午，日头正盛。空旷宁静的

老国门前哨前，两人并肩而行。此时的

室外温度接近 40 摄氏度，脚下的沥青路

面被晒得滚烫，泛着黑亮的光。突然，

韩 少 东 蹲 下 身 ，用 手 轻 贴 在 沥 青 路 面

上，仰着头说：“这还是我们当年铺的

吧？没想到这条路还在。”

“是呀，还在呢，而且连队建设得更

好了。”孔思远答道。

2011 年 12 月，孔思远和韩少东一

起 从 家 乡 连 云 港 来 到 祖 国 的 最 西 端 ，

又一起被分配到霍尔果斯边防连。当

时 ，新 兵 下 连 后 的 第 一 站 便 是 连 队 荣

誉室。

满满两墙的荣誉奖章、深远悠长的

连队历史让他们深受激励，虽然新兵时

便时常听班长念叨，但身临其境后更觉

震撼，想到自己即将成为国门卫士，他

们心中备感光荣。

不过，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门卫士，

远没有那么容易。

那时的霍尔果斯，哨所附近还是一

片荒芜，一刮风沙尘漫天。巡逻一天回

来，脸上身上全是沙子。新疆的太阳总

是异常毒辣，晒得他们皮肤生疼，摘掉

帽子一看，除了帽檐遮挡的部位，其余

地方晒得黝黑，孔思远常常打趣韩少东

像个“黑脸包公”。

时过境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营

房多次翻新、哨楼 8 次更新换代，官兵的

生 活 环 境 、执 勤 条 件 都 发 生 了 质 的 飞

跃 。 高 楼 拔 地 而 起 ，游 人 商 贾 往 来 频

频，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代会比一代好，我们当年受的

苦都是值得的。”韩少东喃喃自语道。

呜呜呜……远方传来火车嘹亮的

鸣 笛 声 ，这 曾 经 在 国 门 前 哨 听 过 千 百

次 的 声 音 ，让 韩 少 东 下 意 识 回 头 看

去 。 此 时 ，刚 刚 返 回 的 巡 逻 小 队 恰 好

与 列 车 并 成 平 行 线 ，望 着 年 轻 战 士 昂

首 阔 步 、步 履 铿 锵 的 模 样 ，韩 少 东 的

嘴 角 不 自 觉 地 露 出 微 笑 ，眼 神 里 充 满

欣喜。

国 门 无 言 ，界 碑 为 证 。 无 论 身 处

茫 茫 黄 沙 之 间 ，还 是 坚 守 繁 华 边 城 一

隅，悠悠数十年，一代代官兵传承的国

门卫士精神历久弥新。他们默默坚守

在 这 里 ，以 最 美 好 的 青 春 年 华 装 点 着

辽阔边关，守护着万家灯火。

国门守望
■刘欣雨 马嘉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丁连长的

双手不自觉地紧攥成拳，双眼盯着毫无

波澜的水面。

“快看，那里有情况！”上等兵陈世

诚眼疾手快，指着离岸边十余米的一处

水面。只见那里咕嘟咕嘟地冒了些水

泡，紧接着，陈朋辉的身影终于浮出了

水 面 。 他 向 大 家 摆 了 摆 手 ，做 出 一 个

“任务完成”的手势。

成功尝试了新的下潜深度，到了岸

边，陈朋辉来不及擦掉头上的水渍就顺

势 坐 在 地 上 ，找 出 事 先 准 备 好 的 笔 和

本，记录下水下训练得到的宝贵数据。

河 边 的 习 习 微 风 让 人 感 到 惬 意 ，

伴 着 笔 尖 与 纸 页 摩 擦 的 沙 沙 声 ，陈 朋

辉 发 丝 上 偶 尔 滴 落 的 几 滴 水 珠 ，落 在

本 上 迅 速 散 开 。 深 呼 吸 了 几 次 后 ，他

渐渐放松下来，回想起刚才的经过，他

抬 头 望 着 湛 蓝 的 天 空 ，思 绪 随 着 缓 慢

移 动 的 云 彩 ，渐 渐 飘 到 最 初 进 行 水 下

训练的时候……

“不就是潜水吗，我从小学东西就

快 ！”那 时 ，连 队 训 练 任 务 调 整 ，需 要

一名水性好的班长带领大家进行基础

潜 水 训 练 。 面 对 连 长 的 目 光 ，陈 朋 辉

拍 着 胸 脯 保 证 。 虽 然 立 下 了“ 军 令

状”，但对于水下训练，陈朋辉还是一

名“小白”。

为了带领战友们更好地训练，陈朋

辉总是自己先试验新的训练方法。数

不清下水、起水了多少次，他都要在伸

手不见五指的水下一直练到氧气即将

耗尽，才肯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为了增

强力量和耐力，每次跑步他都会穿上十

几公斤重的沙袋进行负重训练；为了提

高精度和准度，他坚持练习用筷子在水

里夹碎石子……

很快，训练全面铺开。在一次执行

水下作业任务时，陈朋辉率先下潜。当

时水很深，水底淤泥也很厚，再加上任

务复杂，导致那次训练的耗氧量远远高

于正常训练。

完成训练准备上浮时，陈朋辉发现

氧气含量不足。浮出水面后，他距离岸

边还有很远。此时，长时间的水下作业

已经让陈朋辉感到筋疲力尽，加上氧气

面罩在大气压力作用下犹如一面密不

透风的“大网”，紧紧压在了他的脸上，

令他感到窒息。危急时刻，安全绳又被

水下的立柱缠住。

陈朋辉在浑浊的水中一点点摸索，

终于摸到了安全绳，凭借意志和力量拽

着绳子一点点向岸边挪动，最终脱险。

上岸后，为了不让战友再次经历自己的

险情，他第一时间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

记录下来。

“你永远不会知道水下面有什么、

会 发 生 什 么 。 但 只 要 有 机 会 ，就 再 深

潜一点，再把训练练扎实一点。”在训

练 笔 记 上 认 真 记 下 数 据 后 ，陈 朋 辉 难

掩内心的激动，“连长，我刚刚又多下

潜了 1 米！”

“班长，我也想再深潜一点。”一旁

的陈世诚大声地说。“系好安全绳，我们

再去练练。”丁连长的眼里也透出了笑

意。在夕阳的余晖下，3 人再次向训练

水域走去。

深 潜
■刘云伟 杨上一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岗巴的夜很静，没有霓虹，没有喧

嚣……

时钟指向凌晨 1 点，我躺在床上，久

久无法入睡。高原反应总能精确地找到

初来乍到者，头晕胸闷的感觉提醒我，这

里是岗巴——海拔 4700 多米的岗巴。

耳边是氧气罐加湿瓶里“咕噜咕噜”

的水声，我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数字，

5309、5371、5592……这些是我白天所到

点位的海拔高度，此刻又一一再现。

对于 5592 观察哨，我早有耳闻，通

过新闻报道，通过战友讲述，我知道了这

个观察哨的恶劣环境，知道了这里有一

群边防官兵在默默坚守，但当我身临其

境，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越野车艰难地爬上高地，下车前，同

行的岗巴营蒋教导员提醒我——缓步慢

行。他始终对高海拔保持着敬畏，尽管

他已坚守雪域高原 12 年，战位从来没有

低过 4500 米。

果然，一下车，慕名而来的兴奋就被

高原反应的难受所取代。我体会到了什

么 叫 举 步 维 艰 。 这 些 年 ，我 闯 过 海 拔

4800 多米的风雪哨点，也住过海拔 4500

多米的边防连队，但挑战“5000+”的经

历却为数不多，我感觉自己的双脚似乎

有千斤重，每向前走一步都格外艰难。

一个巨大的问号顿时悬在心头，在

这片生命禁区，这群离天最近的官兵是

怎样坚守的？

其实，守哨官兵坚毅的脸庞、忙碌的

身影已经给出了答案。上等兵李观宝用

手中的画笔给捡来的石头涂上各种颜

色。石头遍地都是，是 5592 观察哨最丰

富的产物。官兵挑选的石头全是扁平状

的，李观宝在石头上作画，生动再现战友

们站岗放哨、观察执勤的现实情景，配以

“大好河山、寸土不让”“宁可向前十步

死、绝不退后半步生”等标语，使之成为

哨所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平凡的石头，因为官兵的创作有了

生命力，5592 观察哨因为官兵的驻守而

坚如磐石，我暗自感叹。交谈中，李观宝

的话语体现出哨所官兵独有的乐观和浪

漫，“我画的石头不是最好看的，但我敢

说我是海拔最高的画家。”

5592 观察哨就像是磁石一般吸引

着官兵，现任哨长西热尼玛见证了哨所

的 3 次发展变迁，是驻哨时间最长的兵，

他的坚守故事早已成为岗巴营的美谈。

“现在哨所的条件好多了。”这名藏族汉

子不善言辞，但他清澈的眼眸里盛满了

对这片高天厚土的热爱。

离开时，西热尼玛对我们发出邀请，

“欢迎春天再来‘5592’，那时候会有不一

样的风景。”“有机会一定来。”我开始憧憬

着与守哨官兵一起迎着春风巡逻的情景。

短暂的“5592”之行，看到的、听到的

交 织 在 一 起 ，在 我 脑 海 中 反 复 循 环 播

放。实在睡不着，我干脆披上大衣，走进

岗巴的夜。

一场风雪洗净了岗巴的天空，月亮

挂在雪山之上，宗山古堡在夜色中隐约

可见，100 多年前那场战斗留下的残垣

断壁，警示着每一名岗巴人。

恰 逢 换 哨 ，我 赶 紧 迎 上 去 与 下 哨

官 兵 打 招 呼 ，看 见 一 名 老 兵 模 样 的 战

士，我礼貌性地问道：“班长，在岗巴多

少年了？”

“不好意思，我是上等兵。”

他的回答让我意外，他那沧桑的容

颜怎么看都像是一名戍边多年的老兵，

我尴尬地连连道歉。

“没事，我已经习惯了。”他呵呵一

笑。边走边谈中，我对这名上等兵肃然

起敬。

他告诉我，他叫蔡显平，父亲在工地

上当负责人，父亲本想让他大学毕业后

子承父业，可他偏偏心仪军装。18 岁那

年，他主动报名参军，可因体重超标未能

如愿。于是他坚持锻炼减肥，从 160 多

斤成功减到 120 斤，终于在上大二的时

候，如愿穿上军装。

“当时我们班有 20 多个男生都报名

参军了，其中一半来到了西藏。”我还没

来得及对他竖起大拇指，蔡显平话锋一

转，“我爸妈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在西藏当

兵。”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又让我惊讶不

已。眼前这个年轻人显然不愿意让父母

对自己太担心。

“那平时跟父母联系怎么办，视频聊

天的时候不就穿帮了吗？”我顺着他的话

追问。“开视频时我都在宿舍里。”蔡显平

的回答着实可爱，他为自己的聪明之举

感到满意，可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张黝黑

的脸庞或许早就将他“出卖”，只是他的

父母没有拆穿而已。

岗巴的风雪刻画出一张张沧桑的

脸，同时也锻造出一颗颗坚毅的心。“那

你准备啥时候告诉父母实情呢？”

面对这个问题，蔡显平停住脚步，眺

望远处的雪山，许久才吐出一句话，“等

到晋级军士，休假回家再说吧。”

今年蔡显平已服役期满，他做好了

晋级考试的各项准备。“如果可以，我愿

意继续待在岗巴。”朦胧夜色中，蔡显平

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

夜宿岗巴，这里的景很美，这里的人

更美！咀嚼着“没有牺牲不得的己利，没

有忍耐不了的寂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

难”的岗巴精神，这一夜，注定让我终生

难忘。

夜
宿
岗
巴

■
李
国
涛

队 列
■春 宁

血肉之躯

以数列集成的模式聚合

形成钢铁一样的整体

以同样的步调和呼号

行进，抑或站立

成就凛然的壮美

齐步，正步，跑步

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惊天动地

是排山倒海的铁流滚滚

是踏波逐浪的战舰巡弋

是震耳欲聋的万炮齐发

是凌空呼啸的战鹰振翅

是大义凛然的赴汤蹈火

是冲锋陷阵的义无反顾

是挺进、出击、逆行

是迎接阳光、沐浴春风

是以整齐的行动、坚韧的意志

战胜战争、灾难

护卫和平、幸福

口令，洪亮果决

动作，干脆利落

该行动时行动，该静止时静止

是疾风掠过山岗

是春风拂过大地

是明月照拂哨所

是海浪拍击礁石

只要一声令下

山河湖海、风雨雷电

也令行禁止

挺拔的身躯昂扬

是喀喇昆仑，是长城万里

炯炯的目光凝视

是骀荡春风，是闪电霹雳

站立不动，也足以

慑止要慑止的一切

一举一动，都抒写

自信、威仪，所向披靡

立正，行进

步幅、步速，各种队形

不是简单的塑形

而是雕琢灵魂、熔铸意志

从接受第一个口令

口令就注入血脉经络

从开始第一个动作

动作就融进肌肉骨骼

从滴下第一滴汗水

血肉之身就向钢铁之躯转化

长成钢筋铁骨

长成动作的记忆、精神的自律

操场的前面是战场

胜利的源头在操场

一步一动涵养严明的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制胜基因在这里扎根

向战场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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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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